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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非，停電如何成為「國家災難」｜數洞

在南非這樣的國家，電力供應面對的問題是雙重的。

國際 數洞 深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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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能源轉型與俄烏戰爭的背景下，「能源貧窮」成為無論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十分關注的問題。在南非

這樣的國家，電力供應面對的問題是雙重的，一方面要將電力覆蓋到廣大的貧困社區，另一方面要推動能

源增長與轉型。當許多底層貧困家庭一到夜晚便陷入黑暗之際，理應做為解藥的新電廠計劃卻屢屢發生金

額龐大的腐敗醜聞，凸顯嚴重的社會矛盾。

1994年解除種族隔離後，南非政府將全國電力覆蓋率由50%提升到目前的約85%，貧民聚集的許多棚戶

區往往是地理條件最不利的區域，因此不易建設電網，民眾於是經常自行私拉電線，長年為此與政府發生

衝突。偷盜電纜是另一個由貧困引發的問題，不只造成人命傷亡，也導致各種電力設施的損壞。

在能源規劃方面，南非國家《能源政策白皮書》早在1998年即預測南非將在2007年開始遭遇電力短缺，

但由於腐敗、私有化爭議遲遲未決等各種複雜原因，不僅發電量逐漸陷入不足，且煤炭發電比率仍高達

84.4%，與綠能減碳目標距離遙遠。


南非自2007-2008年及2014-2015年間開始出現全國性的分區輪流停電，但情況都僅延續數月，官方稱

主要由於煤炭及柴油供應中斷所致。2019年因水災、人為破壞、機器老舊等因素再次限電，到近兩年限電

時間越來越長且頻繁，全國發電量的不足導致系統隨時可能超出負荷，為了避免導致大規模跳電，分區輪

流停電成為每天的常態，官方的分析報告預測這可能延續到2027年。


在民怨沸騰的壓力下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(Cyril Ramaphosa)在2023年2月10日宣布全國進入「國家災難

狀態」(national state of disaster)，在此一緊急狀態下政府將可使用非常手段因應危機。

https://www.dailymaverick.co.za/article/2021-03-18-power-failure-dozens-of-soweto-homes-in-the-dark-for-nine-months/
https://mg.co.za/article/2015-05-14-did-only-32-of-households-have-access-to-electricity-in-1994/
https://www.georgeherald.com/News/Article/General/izinyoka-protest-costs-municipality-r300-000-201912050952
https://www.energy.gov.za/files/policies/whitepaper_energypolicy_1998.pdf
https://www.news24.com/fin24/economy/sa-still-heavily-reliant-on-coal-for-electricity-report-20220405
https://www.eskom.co.za/wp-content/uploads/2022/10/Medium-Term-System-Adequacy-Outlook-2023-2027.pdf


限電造成了南非社會經濟層面的巨大損失，根據南非央行的最新估計，全國經濟每天因停電而損失的金額

大約是4900萬美元。

當氫能源風潮使得世界各國對鉑金礦(platinum)需求大增，南非作為全球最大供應國因停電卻無法充分提

高產能，降低了南非十分倚賴的礦業營收。在民生經濟領域，大型超市及電信供應商動輒花費數千萬美元

來維持備用電力，但小型的公司、雜貨店、餐廳，就可能吃不消。

為了維持社會運作的底線，一些供電是必須的，例如醫院、政府機關、國家電視台及污水處理廠等，但是

電力公司的豁免範圍其實很有限。

全南非400家大型醫療院所中，一開始只有37家能免於限電，後來才又提升到77家，更多的小型診所只能

自求多福。當地新聞中不乏手術動到一半遭遇停電而失敗，X光機或空調設備停擺，或者儀器遭受電流衝擊

損壞的案例，限電也令病患被迫長期等待治療的情況變得嚴重。

水廠及污水處理也應當是免於限電的重要設施，約翰內斯堡及開普敦的市政當局都要求將水廠排除在停電

範圍外，但水廠的供電與周邊社區是相連的，電力公司表示沒有辦法「單獨」對水廠進行供電。各城市的

水處理設施必須依賴自備的發電機，但這意味着高昂的負擔；污水處理失靈的情況屢屢出現，開普敦有多

處海灘在2022年的觀光旺季因此被迫短暫關閉。

在2月宣布進入「國家災難狀態」之後，政府有權下令電力公司為水廠及醫院供電，但是客觀的限制在於電

廠的負荷已經達到極限，如果非要強行維持供電可能導致電網跳電。政府部門直到3月中旬仍在進行協調，

解決方案包括新增獨立供電線路，也包括加裝發電機、太陽能板、防斷電系統等設備。

https://mg.co.za/business/2023-01-17-load-shedding-hits-mining-output/
https://www.businesslive.co.za/bd/national/2022-12-12-only-77-of-400-hospitals-and-clinics-exempt-from-load-shedding-says-sa-medical-association/
https://www.businesslive.co.za/bd/national/health/2023-02-27-cables-planned-for-nearly-50-hospitals-to-bypass-load-shedding/


限電反映出南非公家機關的失能，民間需要尋求自救的方案。早在2014年限電時就有兩名程序員開發了方

便查詢停電時段的App「EskomSePush」，這個App不僅更容易查詢限電狀況，提供了地圖顯示界面，

還有社區論壇功能，成為最受使用的工具。此外，居家的太陽能發電板以及社區共建的可再生能源裝置，

也成為許多民衆自救的方式。



查詢停電時段成了南非民衆安排每天生活必做的事，分為8個等級的限電同時牽涉到電量與時長的計算，對

一般民衆來說十分複雜。1級限電的定義是「每4天停電3次，每次2小時；或每8天停電3次，每次4小

時」，而目前開始成為常態的6級限電則是「每4天停電6次4小時和6次2小時」；每個階段的限電量按照

1000兆瓦(MW)為梯度，例如第五階段的限電量是5000兆瓦，而第六階段即是6000兆瓦。

停電的影響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細節當中，當家中的冰箱等家電無法正常使用，甚至因停電而損壞，這

就會使得烹飪等家務勞動都更加不便，食物也更難以保鮮，於是要更花更多時間到市場購物補給，排擠其

他行程的時間。如果電腦、手機、電視因缺電而不能使用，人們度過夜晚時光的方式也隨之改變，孩童可

能因為缺電而無法學習或寫作業。



南非「國企」的問題 


南非國家電力公司(Eskom)成立於1923年，生產了全國95%的電力，也是南非最大的國有企業，在2001

年曾被金融時報評選為「全球最佳電力公司」，以長期為南非經濟提供廉價而穩定的電力而聞名，但種族

隔離的體制也留下沉重的歷史傷痕，黑人貧民窟的電力供應雖然經過多年努力有所提升，但至今未能充分

得到解決。

使得「全球最佳電力公司」在20年後變得病入膏肓的關鍵之一，在於未能及早開始擴大發電量。目前的發

電廠大多建於種族隔離時期，從1961年至1996年間建設的發電容量為35804兆瓦，但進入21世紀後只新

增了9564兆瓦；與此同時南非的國內生產總值卻已增加一倍有餘，從1994年的1535億美元來到2021年

的4190億美元，電力的普及化也讓民間用電量大增，發電量已無法應對社會需求。



國家電力公司事實上在2000年前後已經開始意識到應該未雨綢繆，希望獲得政府支持擴大發電量，但南非

政府當時正考慮對國家電力公司進行私有化，這是決策延宕的原因之一。自從1990年代以來，電力部門應

該維持國有化或私有化即是飽受爭議的話題，源自英國電力市場放鬆管制的私有化風潮曾引發各國仿效，

但私有化會否背離公共服務需求，造成電價失去穩定，並使得煤礦及電業勞工失業？這對南非而言不無疑

慮。

決策延宕使得南非國家電力公司既未跟上資本市場的新能源熱潮，又未獲得國家政策支持擴大發電量。長

期以來設施的老化故障、能源價格的上漲、腐敗及犯罪造成的損失，以及高昂的人力成本，使得南非國家

電力公司目前已揹負至少233億美元的債務。

南非政府決定為其支應⅓-⅔的債務，而電力公司將需要進行一系列調整，包括縮減開支或提高電價；除了

維持電網傳輸及配電的基本功能外，國家電力公司將不再投入新電廠的建設，興建新電廠及綠能轉型的任

務將依靠來自國外或民間的民營企業。

社會對國家電力公司的信任已降到低點：在2007年為了解決缺電而建的兩座燃煤電廠，延宕了14年才完

工，其中梅杜皮(Medupi)電廠是世界第8大的煤電站，但啟用後僅一週就發生機組爆炸，失去700兆瓦的

發電量；庫西勒(Kusile)電廠則發生了煙囪倒塌意外；兩座電廠傳出的各種事故及設計缺陷層出不窮，其運

營狀況甚至不如老電廠，日商日立公司(Hitachi)為了贏得兩座電廠合約行賄南非執政黨的醜聞，使得一切

更加不堪。

南非在電力危機開始之後還有過其他的嘗試。例如2015年前總統祖瑪(Jacob Zuma)企圖與俄羅斯合作開

展8座巨型核電站計劃，由於760億美元的預算過於龐大，不是南非經濟所能負擔，且被揭發了腐敗交易內

幕而已遭摒棄；到了2016年南非一度有機會開展可再生能源計劃，預計有49個項目將可生產2254兆瓦的

電力，但煤電等傳統能源為主業的國家電力公司抵制簽署合同而造成延遲，因而能源缺口遲未得到彌補。

202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(COP27)後，拉馬福薩政府啓動以法國、德國、英國、美國及歐盟為能源夥

伴的「公正能源轉型」(Just Energy Transition, JET)框架，這一計畫希望透過國際援助以及大規模的招商

引資，完成五年內980億美元的綠能轉型。這一框架固然為可再生能源建設帶來希望，但南非目前從各國

獲得的85億美元援助主要都是必需償還的貸款，對於財政的負擔仍不可避免，剩下的資金缺口是否能得到

彌補? 整個框架是否為腐敗再度製造空間? 都是很大的考驗。

電力貧困的社區 族群

https://www.gov.za/speeches/media-statement-eskom-debt-relief-23-feb-2023-0000
https://www.iol.co.za/business-report/economy/eskom-proposed-debt-relief-is-credit-positive-moodys-6f7ac333-b3ca-4462-9ca5-99500dce0170
https://www.dw.com/en/south-africas-controversial-nuclear-power-plans/a-38338085
https://www.itweb.co.za/content/KwbrpOMgy4zvDLZn


電力貧困的社區、族群 


作為全世界不平等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，南非有着大規模的貧民窟社區，疫情後的失業率逼近30%，全南

非則有50%的家戶在近二、三十年來才剛接入電力，而南非最大的貧民窟——索韋託(Soweto)貧民窟——

的民衆，則因難以負擔電費而經常發起抗議，要求國家免費供電。

另一方面，南非也有着類似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富裕城鎮區域，並且被視為非洲科技、金融等產業的門戶

樞紐，這些區域對於電力有極大需求。因此電力短缺既限制了對貧困居民的能源供應，又使企業運營遭受

鉅額損失。

在南非的街頭，可以見到在街邊幫人停車的「看車人」(car guard）或無家可歸的乞討者，在交通號誌因

停電停擺時扮演起指揮交通的角色。媒體報導指出警方近期開始驅趕這些自發的「交管志願者」，但這些

人的志願行為有時也是基礎設施停擺之際令人感到寬慰的景象，他們是貧困階層的縮影，作為整個南非社

會經濟結構裡最邊緣的群體，大多數住在街邊用木板及繩索自搭的棲身之所，境遇稍好一點或許住在城鎮

邊緣的棚戶區裡。

在城鎮中心或富裕階層所居住的社區，乾淨的街道旁是漂亮的商店與別緻的屋宇院落，每家每戶的圍牆有

電網及安全系統，有些可以在停電時用發電機或電池繼續運作，以免停電時遭遇打劫。近幾年在開普敦市

區，在大白天也可以看見路燈總是亮著，市政當局透過媒體說明這是利用觸電的風險嚇阻企圖盜竊電纜

者，而且LED燈的耗電量有限，無須擔心太過浪費電力。

在這些富裕區域，不時仍可以看見乞討者或打零工的人在街邊遊走。儘管種族隔離體制在1994年已經結

束，但是南非的貧富差距仍然有著一定的種族界線，富裕階層雖然已經不限於白人，也包括了新興的黑人

中產階級，以及亞裔、印度裔、混血的有色人種，不過貧民窟的居民仍然絕大部分是黑人，「能源貧窮」

因此也有著種族界線的塑造。

https://mg.co.za/news/2022-03-10-south-africa-remains-most-unequal-country-world-bank-report-finds/
https://businesstech.co.za/news/energy/376729/heres-why-soweto-residents-say-they-wont-pay-for-electricity/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Car_guard


2012年，學者提出「多維能源貧困指數」(Multidimensional Energy Poverty Index, MEPI)，納入家

庭做飯燃料、照明、家電器具、娛樂/教育和通信五個維度來評估能源貧困的程度；南非西北大學的學者在

今年最新的一份研究中，更進一步計算出不同族群的能源貧困指數。

指數低於0.25者屬於能源貧困指數較低的人群，高於0.75者則仍處於嚴重能源貧困的生活中，南非白人及

亞裔/印度裔民衆中。指數低於0.25者分別為97.53%及98.54%，但在黑人當中只有79.30%，這意味着

能源貧困問題仍具明顯的種族差距。

以黑人為主的貧民窟社區，長期仍將是南非電力供應問題最需關心的族群。現任總統拉馬福薩在1980年代

曾是索韋託貧民窟向種族隔離當局爭取低廉電價的抗議領袖，但至今貧民窟仍為電價、偷接電力、覆蓋不

足而經常和電力公司發生衝突。貧困社區的需求勢必仍是解決南非電力問題中的根本考驗。

在貧富差距極大的南非社會，稍有財產的市民都會提防在街道旁搭建木板棚屋的失業者，擔心遭到他們的

搶劫，而貧民窟也被認為是危險的地區，但如果有機會與其中一些人攀談便會發現他們甚為友善，有的人

會邀請你進入他的小屋，裡面靠太陽能板供電，用撿來的音響、液晶螢幕等電子設備，試著在棚屋裡打造

出自己簡單的科技生活。

「能源貧窮」使得棚屋的住戶無法充分發展自己的「數位興趣」。許多富裕民眾看來稀鬆平常的手機或電

https://qsel.columbia.edu/assets/uploads/blog/2018/publications/measuring-energy-poverty-focusing-on-what-matters.pdf
https://www.mdpi.com/1996-1073/16/5/2089


貧 使 無 數 興趣 鬆

腦，是缺少電力的貧困民眾無法使用的，在棚屋旁嬉戲的貧困孩童也同樣因為「能源貧窮」而進入「數位

貧窮」，這對於常被視為非洲科技產業門戶的南非，或許是最難以面對的鴻溝。


